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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１０＆ＺＤ１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格林童话的诞生
张素玫

摘　要：格林童话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整理研究民间文学的潮流之中，格林兄弟在海德堡派的直
接影响下走上了民间童话的研究之路。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格林童话有书面材料和口传故事两大来源，

经历了长期繁杂的搜集过程。格林兄弟对收集来的童话材料进行了点石成金般的整理加工，使格林童话不

仅保存了民间童话的本真性，并以优美的形式流传下来，而且还奠定了现代童话研究学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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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原名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Ｋｉｎｄｅｒ－ｕｎｄＨａｕｓｍ？ｒｃｈｅｎ），它并非作家创作的童话，而是
对德国民间童话的整编之作，其搜集编著者为德国的格林兄弟，所以有格林童话之名。格林童话自１９
世纪初诞生起，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读者，其中的经典篇目，如 《小

红帽》、《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等故事，真正是家喻户晓。魅力无穷的格林童话是如何

诞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仅有格林兄弟所做的大量搜集整编的艰辛工作，还包括催生了格林

童话的德国社会时代氛围、民族渊源和文学传统。

一、格林兄弟与德国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

雅科布·格林 （ＪａｋｏｂＧｒｉｍｍ，１７８５—１８６３）和威廉·格林 （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ｉｍｍ，１７８６—１８５９）是德国
两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民间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日耳曼学奠基人，他们的学术成就跨

越多个领域———除２卷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１８１２—１８１５）外，还有 ２卷 《德国传说集》 （１８１６—
１８１８）、４卷 《德语语法》（１８１９—１８３７）、《德国英雄传说》（１８２９）、《德国神话》（１８３５）、３卷 《德

语大词典》（１８５４—１８６２）等。而他们最卓越的成就，是作为民间童话的收集整理者，以几十年时间
（１８１２—１８５７）完成的 “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出生于德国黑森州美因河畔的小城哈瑙 （Ｈａｎａｕ）。他们经历相近、爱好相似，一生不离
不弃地共同生活与工作。兄弟俩都曾在马尔堡大学学习法律，同任职于卡塞尔 （Ｋａｓｓｅｌ）图书馆，先后
担任哥廷根大学教授，１８４１年同任皇家科学院院士，并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虽然兄弟俩
个性、特长及研究方法都不尽相同，如雅科布长于科学分析而威廉多诗人秉赋，但两人对研究工作的

共同热爱、对德国民间文化的热情，使他们长期以来都互相帮助、携手工作，常常因为合作密切以致

分不出哪一部分工作是谁做的，就直接署名 “格林兄弟”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Ｇｒｉｍｍ）出版著作，由此越来越多
的读者认知了 “格林兄弟”这个名字。

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命运同德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法国大革命

（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催生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１８—１９世纪之交席卷全欧，最先在德国这片混乱、落后的
土地上开花结果。

彼时的德国，可谓欧洲最灾难深重的民族国家。自 “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后，沦为主要战
场的德国，其政治经济都分崩离析，虽然名义上还顶着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实质却分裂成由３６０
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 “布头封建帝国”，一个结构松散的混合体，社会发展严重迟

缓。１８０６年，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彻底瓦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的征服和统治下，德国民众的
民族意识被唤醒，要求德意志民族统一强大的渴望空前高涨。在这种状况下，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民

族解放运动之中。但此时支离破碎的德国社会，诸多林立的公国之间存在的包括语言、文化等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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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成为民族统一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文化上的阻碍，德国知识界开始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希望借

助古老的日耳曼民族文化来促成民族统一，“德国假如不是通过一种光辉的民族文化平均地流灌到全国

各地，它如何能伟大呢？”［１］歌德的卓远之见成为了德国知识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德国浪漫派在秉承

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同时，亦将眼光转向民间文化传统领域，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并使之发扬光大。

德国浪漫主义滥觞于１８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 （ＳｔｕｒｍｕｎｄＤｒａｎｇ），这场运动的参与者
痛感德国的分裂与落后状态，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学、唤醒民族意识、重构日耳曼精神为任，认为只有

民族文学才能真正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返归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们进一步

启示。这些狂飙突进者于是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蕴藏丰厚的德国民歌民谣、民族史诗、民间传说与

童话，从中去寻找创作的素材。

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人物赫尔德尔 （１７４４—１８０３），堪称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的先驱。他广泛采
集民间诗歌，先后发表了 《论莪相和古代民族诗歌的通讯选》 （１７７３）、《诗歌艺术对古代和现代民族
中的习俗的作用》（１７８１）等研究文章，他搜集出版的民歌集 《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１７７８年出
版，１８０７年再版）虽然只包括２０首民歌，却开德国民歌收集之先河，这本集子在德国民间文学史上占
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赫尔德尔高度评价民歌的作用，他认为民歌是记录民族生活的历史文献，是民族

精神的母语和民族审美文化的宝藏。他对民歌概念及其价值的重新诠释以及对民歌的整理研究，提高

了民歌在文学中的地位，为德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赫尔德尔的成就不仅给后期浪漫派

以很大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歌德等同代人的创作。正是经由赫尔德尔的教诲，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剧

作家歌德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看到了民歌这一诗歌领域的新世界，他着手搜集民歌，从中汲取创作素材和
艺术营养，并利用民歌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抒情诗体，一度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发生根本改变，他享有盛

名的组诗 《赛森海姆之歌》便是他民歌风的动人之作。

赫尔德尔等人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和发掘，并非仅仅由于时代责任和兴趣所在。对于德国文学来说，

虽然因为政治经济原因使其文学发展远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德国民间文学的传统却异常深厚。自中

世纪以来，日耳曼民族的远古神话、民族史诗、民歌谣曲、童话传说等渊源流传，不断累积成一个巨

大的民间文学宝藏，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如中世纪以来即在德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浮士德博

士的传说，一再成为德国以及欧洲他国艺术家们取材来源，也成就了歌德的经典巨著 《浮士德》。

从中不难看出赫尔德尔极力倡导文化民族主义的缘由。辉煌的民族文化传统对唤醒民族意识、增

强民族凝聚力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紧随其后的德国浪漫派积极响应赫尔德尔的召唤，怀着深厚的民族

感情，投身于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他们从发现民间文化力量入手，主张从民间文艺中探寻德意志民

族文化的渊源和根，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日耳曼民族精神。”［２］

以阿尔尼姆 （１７８１—１８３１）和布伦塔诺 （１７７８—１８４２）为领军人物的德国后期浪漫派，即海德堡
派，在秉承传统、复兴民间文学方面卓有建树。赫尔德尔编著出版民歌集 《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后，曾希望能看到一部大型古代德国民族歌谣集出版，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实现了这一在他生前未能

完成的愿望。１８０６年他们共同编著出版了德国民间抒情诗歌集 《男童的神奇号角》第１卷，其中包括
２１０首德国民歌，１８０８年又以同样的篇幅增出了两卷。３卷民歌集收录了德国近３００年来的民歌，对德
国文化尤其是抒情诗的发展做出了不朽功绩，“这部民歌集不但在文化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在德

国抒情诗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上，也普遍地引起了轰动。它扬起了那种天然的音调，多少年来为浪漫派

和后期浪漫派的抒情诗添加了新鲜的气息和响亮的和声。”［３］勃兰兑斯称１９世纪的德国抒情诗之所以胜
过法国抒情诗，要归功于 《男童的神奇号角》的影响，使其摆脱了一切绮语浮词和陈腐之气，充满一

种天然无饰之美。

就这样，德国浪漫主义在整理研究德国民间文学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文学

的发展，提升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格林兄弟享誉世界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就诞生在

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之中。

出身于律师家庭的格林兄弟，入大学深造时也以法律作为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兄弟俩之所以会走

上研究民族文化／民族知识分子的道路，要归功于他们在马尔堡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年轻的法学教授
萨维尼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１７７９—１８６１）。萨维尼渊博的学识和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兄弟俩受益
终身，在他的指引下，格林兄弟将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目光转向了古老的日耳曼文化，并得以与德国浪

漫派结缘。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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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尼的妻子是海德堡浪漫派主将布伦塔诺的妹妹，经由她的介绍，格林兄弟结识了布伦塔诺和

他的另一位妹妹，才华横溢的贝蒂娜·布伦塔诺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贝蒂娜嫁给了海德堡浪漫派另一主将
阿尔尼姆，这样，格林兄弟与海德堡浪漫派建立起了长期亲密而友好的关系。在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

的影响下，格林兄弟开始了对德国民间文学的研究。

《男童的神奇号角》第１卷于１８０６年出版之后，布伦塔诺邀请格林兄弟参与编写第２卷和第３卷，
在帮助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采集民歌当中，格林兄弟 “由此了解到了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搜集、出

版的实践过程”。［４］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在收集出版民歌集的同时，也在关注民间童话和传说。第１卷
出版后不久，阿尔尼姆就向社会人士倡导，在收集民歌的同时 “不要忘记口头传说和童话”，并与布伦

塔诺一起开始向社会征集民间童话和传说，用在今后出版的 《号角》续篇或是民间童话集上。他们的

行动深深影响了格林兄弟，在协助二人采集民歌、编著 《号角》的同时，兄弟俩着手开始为期６年的
民间童话收集工作，格林童话的诞生就此拉开序幕。

可以说，格林童话的诞生与德国浪漫主义密不可分，正由于与海德堡浪漫派的密切关系，催生了日

后闻名遐迩的格林童话。虽然整理出版民间童话已有前者，“但是只有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布伦塔诺和

阿尔尼姆，才为格林兄弟的童话搜集工作铺平了道路。”［５］

致力于掘取民间文学宝藏的格林兄弟，除搜集整理民间童话外，还从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中采集

出版了一系列民间文学著作：中世纪前期民族史诗 《尼伯龙根之歌》 （１８１２）和 《维索勃隆的祈祷》

（１８１２）、古日耳曼小说 《可怜的亨利希》（１８１５）、《德国传说集》 （１８１６—１８１８）、《德国英雄传说》
（１８２９）、动物叙事诗 《雄狐列因哈尔特》 （１８３４）、《德国神话》 （１８３５）等，他们还创办了 《古代德

国森林》杂志 （１８１３创刊号，１８１５、１８１６出版了后两期），“以便研究古老的德国诗歌及其文献，以及
过去几个世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６］

身为学者的格林兄弟，将保卫德国文化遗产作为了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连年的战争以及民族的

忧患，使他们深深感到在这个混乱年代保存民族古老文化的迫切性。他们钻研、搜集德国民间歌谣、

神话和传说，发表那些久已被忘却的古老手稿，编纂大型的德文语源字典，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德国传

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守护传承工作，并持续一生。

就这样，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传承德国民间文化的民族责任，格林兄弟踏上了对德国民间

童话漫长而又艰辛的收集之路。

二、格林童话的收集与初版

俗称为格林童话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① 在１８１２年第１卷出版之前，经历了长达６年的收集工
作。而从１８１２年初版至１８５７年终版，其间更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修订再版，以及数个不同版本。就
格林童话的诞生而言，这里仅关注 《童话集》１８１２年初版第１卷及１８１５年初版第２卷的收集与出版
过程。

在人们印象中，格林童话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自然是格林兄弟奔走于德国的乡村山野，从那些质

朴的农民口中采集而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所谓民间童话，即区别于作家创作童话 （艺术童话）的童话，它们一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

民间，往往来源于久远的年代，历经几代人的流传。这些存在于人们口耳之间的故事，融聚着民间创

作的智慧，且流动易逝，犹如散落在民间的奇异珍珠，分外珍贵。不过自从１５世纪德国古登堡印刷术
发明后，民间童话口传传统被打破，有一部分民间童话得到采集记录、印刷出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

保存流传。但在民俗学家看来，只有那些来源于下层民众的口头叙述，经过田野工作采集而来的童话

才能称之为民间童话。由此观之，格林童话作为德国民间童话集，其来源并不符合民俗学的观点。

格林童话不都是对口传故事的采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篇幅是来自书面材料。格林童话也不是原

汁原味的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而是受到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民间童话的影响，甚至有些童话源于他

国。那些口传故事的叙述者，也并非以没有受过教育的乡野村民为主，而是大部分来自出身良好的中

产阶级家庭。

８７

① 以下简称 《童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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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兄弟在搜集民间童话时，布伦塔诺关于 “文献是民间童话的来源之一”的主张启发了他们，

所以除采集口传故事外，他们还从书面材料中搜集、摘录各种童话故事。早年在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

格林兄弟有机会大量接触各种民间童话和故事书籍，加之他们精通多种语言，可以直接阅读各种童话

故事，便于他们积累丰富的书面材料。在格林童话的各种书面来源中，有德国各种民间书、中世纪文

学原稿和各种方言文学，既有古书也有同时代的作品，还有国外流传的各种童话故事集。对于书面材

料，他们或是摘录童话素材，进行修改润色，或是搜集来故事异文，进行合并重组。

例如 《莴苣姑娘》① 这篇童话就是格林兄弟从法国女作家弗丝 （１６４６—１７２４）的一篇小说中选取
素材，修改成为具有民间口传童话风格的故事，收入初版格林童话中。《狼和七只小山羊》、《麦秆、煤

块和豆子》、《勇敢的小裁缝》、《白雪与红玫》等童话则是格林兄弟搜集来多个故事异文后合并而成

的。《耗子，小鸟和香肠》这篇出自德国浪漫主义大师布伦塔诺之手的童话也被收入到初版 《童话集》

里，且成为格林兄弟从书本上摘录、修改童话的范本。

格林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民间故事的方法，因为有悖于民俗学的学术研究观，因而一直受到不

少现代民俗学者的批评。不过格林兄弟认为，他们从书面材料中摘录整理的民间童话，最早也是从民

间口头搜集而来，保证了民间故事的本真性。他们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民间童话约占格林童话全部篇幅

的百分之四十。７据资料统计，１８１２年初版 《童话集》第１卷收录的８６篇童话里，其中有１２篇是格林
兄弟从书面材料中整理出来的，１８５７年终版收录的２１０篇故事里 （其中１０篇为宗教传说），其中有４９
篇也来源于书面材料。［２］

虽然书面材料成为格林兄弟收集童话故事的来源，但格林兄弟还是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口传童话的

采集上——— “点点滴滴地去搜集所有存在于民间的、交相传诵的材料。”［６］（３６）他们深知，在那个兵荒马

乱的时代，这些口头流传的童话故事是多么容易佚失，在它们可能永远消逝之前，以严谨的学术态度

将它们搜集记录下来，是他们身为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紧迫而又必要的任务。

格林兄弟收集口传童话的区域主要在他们的故乡黑森地区，美因河和金翠奚河附近以及哈瑙、卡

塞尔一带，收集的对象是他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和熟人等。

维尔德是卡塞尔一家药房的主人，他也是格林兄弟在卡塞尔的邻居，两家人来往密切，后来维尔德

家的其中一个女儿杜蒂琴·维尔德 （１７９５—１８６７）还成为了威廉·格林的妻子。维尔德夫人和她的四
个女儿们都知道很多童话。维尔德夫人卡特林娜·维尔德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Ｗｉｌｄ１７５２—１８１３）“很会讲童话，
童话短小而又优美。她坐在威廉的对面，给他讲虱子和跳蚤的故事。”［６］（３６）四个女儿也为格林兄弟讲过

不少故事，尤其是杜蒂琴·维尔德讲得最多，她 “在花园里或温室里同自己未来的丈夫威廉·格林见

面的时候，就给他讲她在家里所听到的童话。这就是 《会开饭的桌子》、《密切里查太太》和 《六只天

鹅》等。”［６］（３６）格林童话中最为著名的童话之一 《青蛙王子或名铁胸亨利》就来自维尔德家的讲述。维

尔德家讲述的童话构成了初版 《童话集》第１卷的多数篇幅。
第１卷还有许多童话是格林兄弟在哈森福路克家采录的。哈森福路克一家１７９３年从美因河流域的

哈瑙搬到卡塞尔。他们与维尔德家关系亲密，同时也是格林兄弟的好朋友。哈森福路克是卡塞尔的一

个高级政府官员，他的妻子是自１７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移民至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所以这个
家庭有着浓郁的法国背景。他们阅读法文书籍，用法语对话，他家的三个女儿玛丽 （１７８８—１８５６）、珍
妮特 （１７９１—１８６０）、艾米利 （１８００—１８７１）在法国文化的浸润下长大，这使她们为格林兄弟讲述的童
话大多是渊源于法国的民间童话。从她们这里记录的童话故事有 《白雪公主》、 《小红帽》、 《玫瑰公

主》、《小弟弟和小姐姐》、 《没有手的女孩》、 《穿靴子的猫》等，其中 《小红帽》、 《玫瑰公主》和

《穿靴子的猫》均在法国 １７世纪裴奥特 （１６２８—１７０３）的民间童话集 《旧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

（１６９７）② 中有相类似的故事，可见格林童话所受到的法国民间童话的影响。
住在卡塞尔近郊的约翰·弗雷德利希·克劳瑟是一位退役的龙骑兵下级军官，他对格林兄弟讲述

了 《背囊、帽子和号角》等一些 “真正士兵的童话”。另外，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克·曼奈尔、布伦塔

诺的妹妹鲁多维珂·鞠帝斯、维尔德家庭的女仆人老玛丽亚、萨维尼家的保姆，还有名字未知的 “马

尔堡说书女人”，她们都为 《童话集》第１卷提供了不少故事。

９７

①

②

本文所引用的格林童话篇目名称均统一取自杨武能、杨悦译 《格林童话全集》（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出版）。
Ｌｅ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ｓｏｕｃｏｎｔｅｓｄｕｔｅｍｐｓｐａｓｓｅ英译为Ｍ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ｓｅＴａｌｅｓ（《鹅妈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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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２年，经过６年的劳动，格林兄弟的童话集终于成型，在阿尔尼姆的帮助和联系下，格林兄弟
把手稿寄给了柏林的一家出版机构埃美尔 （Ｒｅｉｍｅｒ）。圣诞节前不久，《儿童和家庭童话集》第１卷出
版，收录了共计８６篇童话。格林兄弟怀着感谢的心情将此书赠送给阿尔尼姆以及萨维尼，以作为他们
的孩子的一份特别的圣诞礼物。

格林兄弟在这本童话集的序言里用充满诗意的语言阐述了他们所收集的童话的意义：

“在我们动手搞过去许多世纪的德国诗歌财富时看到，在这一巨大的财富当中，任何东西

也没有保留下来，甚至都忘记了它们，而留下来的只有民歌和这些朴素的家庭童话。炉子后边

的地方，厨房里的平台，阁楼的楼梯，保留下来的节日，沉静的草地和原野，而首先首清醒的

想象力，正好就像一排排篱笆，它们保护了那些民歌和童话，并且把它们一代代传下去………

搜集和记录这些童话的时候到了，因为能够遇到那些既晓得童话而且也还没有忘记它们的人越

来越少了……这些作品里的内容充满了无比的纯洁性……它们这种朴素的、使我们感到亲切的

性质或多或少地蕴藏着难以描述的诱惑力……”［６］（４０）

格林兄弟深信，他们出版的这本童话集是 “一本珍贵而又有趣的书，…这些古代的童话对于整个

诗歌史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６］（３９）

本着这一信念，在 《童话集》第１卷问世之后，格林兄弟很快开始第２卷的收集工作。故事收集的
范围扩大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以及马尔堡等地，讲述者不再是以中、上流社会的年轻小姐为中心，“最引

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位真正来自下层社会的多萝西娅·菲曼”。［７］（５９）

多萝西娅·菲曼 （１７５５—１８１５）是一个乡村裁缝的妻子，住在卡塞尔附近的尼杰尔茨维恩村。她
在少女时代时，家里经营着一家客栈，她听着来来往往的车夫、手工艺人、士兵等各色人所讲的故事

长大，积累了一肚子的童话。格林兄弟遇到她时，她已是一个５０多岁的饱经风霜的老妇人。菲曼不仅
是一个 “故事宝库”，还是个说故事高手。威廉·格林在 《童话集》１８１５年初版第２卷的序言中这样
描述道：

“许多古老的故事她都记得很牢，讲起故事来平静、坚定而又异常生动，并且兴致勃勃；

第一遍她讲得很流畅，如果要求她的话，她就接着再慢慢重复一遍，因此，有的故事在重讲的

时候，可以跟着她记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可以逐字逐句记下来，因此记下来的东西不

会在真实性上引起怀疑。如果有人认为：在转述故事的时候，有些歪曲是不可免的，这些故事

都是讲故事人随便记下来的，因此，一般来说，故事的生命是不可能很长的。那么他不妨听一

听，她在重述讲过的故事时是多么准确，她多么认真地注意着故事的准确性；在重述时，她一

个字也不改变，如果发现错了，她自己马上停下，把错误纠正过来。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些

世世代代把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传下来的人们，在转述故事和传说时，与我们这些喜欢反复变

化的人相比，更忠于转述的准确性。正因为如此，像多次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传说在结构上是

无可指责的，在内容上也使我们感到亲切。”［６］（５０）

格林兄弟对菲曼讲述的童话故事的真实性非常信任，因此在以后的版本中，对她口述的童话几乎

再没做过改动，如 《牧鹅姑娘》的故事，她被格林兄弟称为 “理想的民间童话讲述者”。《童话集》第

２卷里收录了近３０篇她讲述的 “黑森的童话”，其中有我们熟悉的 《灰姑娘》、《三根羽毛》、《聪明的

农家女》、《魔鬼的三根金发》、《森林中的三个小人儿》等。菲曼１８１５年在贫困的生活中离世，没有来
得及看到 《童话集》第２卷的出版，但她的童话财富却借由格林兄弟之手永远保存下来了。为感谢她
对 《童话集》的巨大贡献，格林兄弟特地邀请他们的画家弟弟路德维希·格林 （ＬｕｄｗｉｇＧｒｉｍｍ１７９０～
１８６３）为菲曼画了一幅铜版画肖像，置于１８１５年初版第２卷的卷首。

除黑森外，威斯特伐利亚地区是为 《童话集》第２卷提供材料的 “第二个源泉”。在开始准备第２
卷 《童话集》后，威廉·格林很快想到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哈克森豪瑟一家。哈克森豪瑟是祖籍帕特博

恩的男爵，住在伯肯多尔村。他们家与格林兄弟志趣相投，痴迷于德国民间文化，很早就开始搜集威

斯特伐利亚一带的民歌民谣。威廉·格林１８１１年在伯肯多尔村居住时，就同男爵全家建立了友谊，这
种友谊保持了整个一生。哈克森豪瑟家知道的民歌和故事很多，他们也一直积极地为格林兄弟搜集记

录当地流传的童话、传说、轶事等。１８１３年，威廉·格林专程来到伯肯多尔村拜访哈克森豪瑟一家，
记录他们用当地方言讲述的故事。讲述故事的除哈克森豪瑟家的姑娘们外，还有他家的裁缝和佣人等。

哈克森豪瑟家的亲戚、来这里做客的詹妮·冯·德罗斯特 －惠尔斯霍夫 （１７９５～１８５９）男爵夫人及其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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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儿也提供了不少来自闵斯特尔的童话故事，进一步充实了第２卷的内容。在威廉离开后，伯肯多
尔村的朋友们又给威廉寄来了越来越多的材料，仅奥古斯特·冯·哈克森豪瑟 （１７９２～１８６６）就前后
多次寄给威廉童话和民歌。收入 《童话集》第２卷的来自哈克森豪瑟家的童话有 《森林中的老婆子》、

《羊羔和小鱼》、《两个国王的孩子》、《六个仆人》、《活命水》、《白新娘和黑新娘》、《乌鸦》、《玻璃瓶

中的妖怪》、《大拇指儿漫游记》等。

住在马尔堡近郊的神学家和日耳曼学家费迪南德·瑟伯特 （１７９１～１８４７）是个狂热的民间故事收
集者，他将自己收集来的童话故事寄给了格林兄弟。第２卷中 《傻大胆学害怕》、 《聪明的小裁缝》、

《三兄弟》等故事就是来自他的收集。

所以说，编入第２卷的童话中，有许多并不是格林兄弟本人，而是他们的朋友们搜集和记录下来
的。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格林兄弟毫不怀疑。

１８１４年秋，《童话集》第２卷依然交付柏林的埃美尔出版，１８１５年１月正式面世，收录了共计７０
篇童话。威廉·格林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再次阐述了他们搜集出版 《童话集》的目的：保留古代人

民的诗歌遗产，向成年和青年读者介绍这份遗产。

三、不为人知的格林童话

威廉·格林之子赫尔曼·格林 （ＨｅｒｍａｎＧｒｉｍｍ１８２８～１９０１）在其所撰的格林兄弟的创作回忆录里
写道：“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作为孩子来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而是在考虑它的产生，于是在他们的意识

里就产生了一种概念，好像这是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一字不差得记录下来的。因此，如果格林兄弟不

超过后代搜集者的话，那么后者就能够以完全同样的成就把这 ‘民间的财产’据为己有。童话以格林

兄弟献给人民的那种形式重新成为人民的财富，这只是由于他们献出这些童话之故。它们在格林兄弟

校订之前不是这种样子的。”［６］（３９）

格林兄弟之于格林童话的作用绝非仅仅为搜集和记录，虽然这本身已是巨大的劳动。格林童话中

的传说故事，从民间口头上或档案馆的故纸堆中到出版成书，经历了格林兄弟点石成金般的整理加工。

忠于故事原貌的再现曾是格林兄弟理想中的编写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他们所

搜集的童话来源于不同地域、不同的讲述者，所以这些童话在语言的色彩、风格和语调等方面各不相

同，这使他们必须进行某些修改，以使 《童话集》的形式和风格取得一定的统一。例如在收集的童话

中，有相当数量的故事是由当地民间方言讲述的，为促进故事的推广普及，格林兄弟便使用标准化的

德语书面语对其中的绝大部分故事进行了转写。据有研究者统计，在２２０个格林童话故事中，只有大概
２５个故事保留了他们原始的讲述语言，其中有１６个使用了低地德语，８个使用了高地德语。［８］在他们搜
集的故事中还有许多素材相似却以不同形式流传的异文，他们在整理时，就对故事异文进行合并改写

处理，例如 《布来梅市的乐师》、《画眉嘴国王》、 《没有手的女孩》等故事，都是多个异文合并而成

的。这些民间童话出版成书，由口头语言转向书面语言时，格林兄弟还对它们进行了文字语句的修饰

润色，以保证阅读的顺畅。

格林兄弟搜集、发表这些民间童话，并不企图逐字逐句、机械照搬原材料。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

是保存所记下来的民间童话故事的本真性特征并把它们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出来。他们一方面遵循忠实

记录的原则，谨慎对待民间口头创作，保留故事的内容、主旨，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尽力保持童

话的原始风貌，保留这些民间故事最天然质朴的一面，“我们力图保持童话的本来的全部纯洁性，其中

的任何一个情节既没有捏造，没有渲染，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力图避免对于本来就很丰富的情节根

据任何类推法和想当然进行充实的企图。”［６］（３９）另一方面格林兄弟又对于从不同的叙述人和记录者那里

所得来的全部故事进行校订和语言修辞方面的修饰，以便保持统一的童话体裁、语言风格以及和谐的

韵味，但决不做过多的文学加工。最终，格林童话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一个叙

述者讲述的———以一种简单朴素而又生动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的叙述风格。

格林童话以格林兄弟所赋予它们的语言形式把德国古老的民间创作保存下来，并传遍世界。《格林

兄弟传》的作者、德国学者盖斯特涅尔这样评价道：“格林兄弟在童话集第一卷的卷头所写的 ‘格林兄

弟搜集’几个字，是过于谦虚了。正是由于格林兄弟的加工，他们所搜集来的资料———粗糙的矿石，

才得到了提炼并熔化成了有永久价值的黄金。”［６］（３９）

格林兄弟不是第一个搜集整理民间童话的人，格林童话也不是最早出版的民间童话集，但格林童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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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对民间童话的整理研究方法及其所具有的学术性价值，却是其他同类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早在格林

童话问世前一百多年，法国著名童话诗人裴奥特就已开始搜集和创作民间童话，他于１６９７年出版的 《旧

时故事和童话与寓言》在１８世纪流传了整个欧洲。在德国１８世纪下半叶，早于格林童话产生之前，一些
诗人在赫尔德尔 “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再造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召唤下，开始收集德国的民间童话，出

版了一批童话集，其中最有名的是穆索斯 （１７３５—１７８７）的８卷 《德国民间童话集》 （１７８２—１７８６）。此
外，德国耶拿派浪漫主义大师蒂克 （１７７３—１８５３）也著有３卷民间童话集，并开创了童话小说的新体裁。
与格林兄弟关系密切的布伦塔诺则对民间童话的收集和创作保持着长期的兴趣。

在收集民间童话过程中，格林兄弟对这些先驱者们整理民间童话的方法提出了批驳。他们反对像

裴奥特那样，对童话进行大量文学加工，也不赞成如穆索斯所做的，只把收集来的口传故事当成素材，

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再创作。对于蒂克和布伦塔诺的做法———根据艺术任务随意改变童话情节、歪

曲童话的主题，他们也不认同。格林兄弟认为，这些对待民间童话的方法破坏了素材的原始面貌，失

去了民间童话最为珍贵的本真性。

正是因为格林兄弟始终把忠实于原始素材作为整理民间童话的首要原则，使他们的 《童话集》在

民间童话的保存上超越了前者，很好完成了传承德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任务，格林童话也从而具有了更

为深远的文化意义。

与以往出版的民间童话集相比，格林兄弟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在

两卷 《童话集》的前面，都有一篇对童话故事搜集、记录整理过程与方法作出详细说明的序言，后面

则又都附有一个长达数百页的学术性注释。在注释中，格林兄弟对每一篇童话都作出细致的考证研究，

一一注明故事来源，而且他们还会对相同类型的故事进行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格

林兄弟那样，对那些简单的童话故事作那么多注释和说明，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不同地区、民族

和语言中流传的故事轶文加以比较和分析。”［９］因此，《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可以看作是现代童话研究的

开始，格林兄弟也被视作奠定了现代童话研究以及比较童话研究学科的基础，“格林兄弟的功绩不仅仅

在于他们对古老的童话进行了搜集，并以优美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了下来，而且还在于他们成了科学领

域奠基人之一。”［６］（６１）

格林童话还有一个常见的代称 “ＫＨＭ”。“ＫＨＭ”是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德文名 Ｋｉｎｄｅｒ－ｕｎｄ
Ｈａｕｓｍ？ｒｃｈｅｎ的缩写，格林兄弟以 “ＫＨＭ××”的形式为 《童话集》里所收的每一篇童话都做了一个

编号，如 “ＫＨＭ２１”即 《童话集》里的第２１篇童话 《灰姑娘》。他们在所有的 《童话集》版本之中都

使用了这种编号。这种做法以别具一格的方式体现出格林兄弟编写 《童话集》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

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格林童话各版本童话篇目的增删情况。

至于为什么命名为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格林兄弟这样说道，童话主要是讲给孩子们听的，“使

最初的信念和心灵的力量在他们纯洁而又温柔的世界里萌芽和成长”，［６］（６１）又由于用于家庭，并且产生

了影响，所以称之为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如今，这部童话集早已超越了儿童与家庭的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成年人在内的人们都在阅读

着它和喜爱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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